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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件，海南琼海潭门
渔民无偿向国家南海博物
馆捐赠了珍藏多年的“宝
贝”。“这些都是从我爷爷那一
辈传下来的，知道国家南海博
物馆需要这些东西之后，我们一

家人觉得这些东西还是放在博物

馆比较好，这样才有意义。”潭门渔

民王玉龙这次捐出了203件文物和

文物标本，其中明代瓷片标本185

件。这些潭门渔民的“宝贝”，将被

放置于国家南海博物馆专门设置的

展示南海渔民生产、生活的区域内，

向人们展现海南渔民开拓南海的历
史传统与文化底蕴。

“每一件进入渔民展示专区的
藏品背后，都是一段源远流长的耕
海故事。”国家南海博物馆筹建办主
任陈江说，这些珍贵的“蓝色记忆”
如今正被潭门渔民代代传承。

器物中的“闯海记忆”

《加勒比海盗》里的杰克船长靠
着一个神奇的罗盘便可以纵横在广
阔的海洋之中，闯入许许多多神秘
的海洋禁地。潭门，这个南海之滨
的小镇上，同样也有着能依靠一个
罗盘和一本《更路簿》闯大海的船
长。

一个圆形的深褐色的木质盒

子，揭开盖子后，围绕着黑色的指

针，周边的黑底O形木质底座上，刻

写着子壬亥乾戍等天干地支24个

白色字样。这是一个已经传承了上

百年的罗盘，它的“老搭档”是同样

摆放在长条桌的用毛笔抄写的一本

《更路簿》。“几百年前我们潭门渔民

就是靠着这两样装备起航闯南海

的。”潭门老船长卢家炳说，驾船时，

船长会用罗盘按照《更路簿》上记载

的角度方位，让罗盘所对应的角度

对准子午线，让船按照这个角度行

驶，到达下一个岛礁后，再按照《更

路簿》记载的角度更换行船方向，再

行驶到下一个岛礁。如此连接下

去，整个南海就顺利地绕一个圈，航

行完毕。三圈、猫注、黄山马峙、鸟

仔 峙、
罗孔……
浸染了年月痕
迹的《更路簿》上，
留存下的一个个用海南
方言命名的岛礁的名字，是海南
渔民代代耕耘南海的历史记忆与见
证。

不仅仅是罗盘和《更路簿》，船
浆、老船木物件、旅游工艺品等等每
一件潭门渔民捐出的“宝贝”，都是
一段活生生的潭门渔民生产生活变
迁史。比如其中一件雕刻精美的砗
磲工艺品，就代表了现如今许多潭
门渔民的生活状态。2012年底开
始，琼海市围绕“田园城市、幸福琼
海”的主题，先后投资1.2亿元对潭
门道路、街道立面及生活设施进行
改造。道路从坑坑洼洼变得平坦畅
通、建筑立面从单调枯涩变得风情
浓郁，慕名而来的游客让这个千年
渔业小镇充满了活力。随着新型城
镇化的推进，潭门被注入了更多的
产业元素，旅游业和工艺品加工业
慢慢注入小镇发展的脉络，因此有
越来越多的渔民开始“上岸”，吃上
了旅游饭。

中西经贸与文化交流的见证

据广东知名文物鉴定专家谢海
山等人鉴定，潭门渔民捐赠的物件
中，“最年轻”的也有100余年历史，
最久远的则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
期，期间五代、宋、元、明，以及民国
时期等各阶段均有呈现，跨度久远，
且包含了福建、江西、广东及浙江各

大民
间窑址出产的器具。此外，还有
来自东南亚和欧洲地区的物件。

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物件，是
怎样来到潭门渔民手中的？卢家炳

说，有一部分是以前渔民在南海上

生产作业时打捞到的，一部分是渔

民在南海一些岛礁上捡到的，还有

一些是祖辈行船到东南亚各国时用

渔获以物易物换来的。

“由此可见，从古代起，整个南

中国海都是一条非常繁忙的海上交

通线，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一条商路，

海南是这条航路上重要的停靠点之

一，才会有这么多的货品遗留下

来。”南海博物馆筹建办业务组组长

张建平说，渔民们捐赠的文物和文

物标本，是中西经贸与文化交流的

见证。

据史料记载，自汉代以来，海上

丝绸之路航道屡有变化，但海南岛

始终扼航道之要冲。唐宋时期，商

船从广州启运，途经海南岛，经南海
到波斯湾、红海，经航东南亚、南亚、
西亚，远达东非、北非和地中海沿岸
国家。

“这件明代青黄釉划龙纹五辅
首缸，听说出水时里面装着各式的
瓷器胭脂盒，应该是当时货主用来
保护各种小件瓷制品的。”谢海山对

渔民们捐赠的部分物件的年
代、用途做了初步鉴定。

在渔民们捐赠的文物和文物标
本中，有些物件专家能将来龙去脉
摸得一清二楚，但有些器物，就连专
家也无法断言其用途，比如一件漏
斗形的中间有三个圆形小孔的白色
小瓷器物件。“有些渔民说这是香
插，有些说这是咖啡漏，说法不一。
究竟这是什么，目前还有待考证。”
张建平说，“渔民们捐赠的东西有着
比较厚重的历史文化感，对于研究
海上丝绸之路的民间贸易交流很有
价值，将其集中起来做一个展览意
义特别重大。”

残破了一角的瓷碗，碗底的花纹依
旧清晰、精美，在灯光下闪着动人的光
华；完整无缺的小瓷碗，浅绿色的碗底，
盛开的花朵纹路柔美如故；而那褐色陶
罐，原本光滑的罐口长了一株白色的珊
瑚，为其增添了一丝自然之美……

潭门镇昌文村、灶坡村、草塘村、富
港街的10余户渔民无偿捐赠了825件
珍贵文物，文物类型涵盖陶器、瓷器、琉
璃、金属、杂项、石器等。灯光下的每一
件文物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折射着岁
月的沧桑。

这批文物中，最大的一件是潭门渔
民林尤明捐赠的青黄釉大缸，专家鉴定
为“明代青黄釉划龙纹五辅首缸”，大缸
口径26厘米，被圈裹着一块一块的珊
瑚结晶体，底径23厘米，通高50厘米。

这是林尤明1978年前收回的一口
大缸。据发现这口大缸的渔民说，从华
光礁捞上来时，这口缸里还装着各式瓷
器胭脂盒。“应该是做外贸交易的商船
触礁沉没了。”林尤明推断。这背后，也
深藏着商人和渔民的生活故事：船上装
着各式各样等待去南洋交易的瓷器，人
们干脆将粉盒、香盒等精美易碎的物件
仔细堆放在这口大缸里，即节省了空
间，又保证了瓷器的安全。

从一件文物，就可窥见当年的生活
和文化。林尤明爱上收藏，大抵也是如
此原因。

像众多潭门人一样，林尤明的祖祖
辈辈靠耕海为生。他们乘风破浪，以拓
荒者的气概，绕过暗礁，战胜急流，行船
千里石塘，扬帆万里长堤。

17岁时，林尤明就跟随镇上的老
渔民出海，慢慢从船工做起。“出过海，
才知道潭门人的辛苦。”林尤明说，13
年的“做海”生涯中，他也曾经历九死一
生。在东沙海域附近，渔船遭遇台风，
所幸在岛礁避风才得以幸存。“被困船
上已经算幸运，毕竟活着回来了。”林尤
明说。

从小就爱艺术的林尤明尤其喜爱
镇上渔民出海时带回来的各式物件。
渔民在岛礁作业时，常常会意外捞到水
下的海捞瓷残片以及各类文物。林尤
明常常仔细把玩研究，慢慢地爱上了收
藏，哪怕再小的残片都用心留着。

此次国家南海博物馆征集文物，林
尤明毫不犹豫地捐赠109件文物，其中
元代瓷片标本33件。“南海博物馆能落
在潭门，我们非常高兴、荣幸。”虽然已
经不出海，但林尤明的骨子里依然流淌
着渔民的血脉。把这么多年收藏积攒
下的物件捐赠出来，林尤明并没有不
舍。“希望子孙后代看到这些物件，能够
感受到潭门和南海的历史。”他说。

在林尤明看来，每一件文物都有它
背后的故事。他捐赠的文物多数出自
宋、元、明时期，大都为青花瓷。他能从
一个个物件中，感知着潭门人在祖宗海
上的故事与传奇。

人们说，潭门的渔民都长着一张
海里的脸。

见到58岁的王春吉时，我们才理
解了这句话：虽然已多年没有出海，但
脸上的皱纹依然深刻，那是在广袤南
海上被日光印下的、被风浪划过的脸
庞。

潭门内港旁，国家南海博物馆正
在建设中，潭门本地渔民向博物馆捐
赠了832件文物，其中王春吉捐赠了
97件，其中50多件为南宋文物。“这些
宝贝留在家里对我们没有什么意义，
放在博物馆对国家更有意义。”王春吉
明白，这是让更多人了解潭门历史文
化以及渔民世代深耕南海的好时机。

王春吉兄弟四个，他最小。像哥
哥们一样，王春吉 18 岁就开始“做
海”。上世纪70年代，王春吉开的还
是没有动力的帆船，“十几吨的船在大
海上就像一片小树叶”。他还记得，当
初没有通讯设备，飘在海上的渔船无
法和岸上联系，一出海就杳无音讯，家
人只能日复一日地等待，祈祷他们平
安归来。

后来，靠风力行驶的帆船逐渐变
成30吨的机械动力渔船，但“做海”的
辛苦依然难言。

让王春吉引以为傲的，是潭门人
独特的捕捞方式——传统的礁盘作
业。渔船开到礁盘外围，便放下小艇，
渔民就带上自制的简易护目镜下潜到
礁盘，捕获石斑、苏眉、龙虾等经济价
值高的生猛海鲜。

这时，渔民才和沉睡在水底的文
物产生了交集。

据王春吉推断，沉船大都因触礁
或遭遇风浪而沉没，渔民们被夺去生
命，船上的物品也葬身在海底。“有的
渔民作业时捡到沉船的文物，觉得不
吉利，就会丢在海里。”王春吉说，许多
渔民并不是很懂得这些文物的价值。

渔民捡到的文物，大都是各个年代
的瓷碗、瓷盘、瓷杯等，而发现这些瓷器
时，它们大都一摞摞地躺在水底，数量
又多又集中。“这说明这些瓷器是外贸
交易用的，我们国家很早就与外国做生
意做买卖，南海是必经之路。”王春吉总
会仔细端详这些宝贝，和收藏爱好者研
究瓷器的年代，现在也已能粗略分辨瓷
器出自官窑还是民窑。王春吉告诉记
者，官窑瓷器底部一般有落款，如“大明
成化年制”等字样，而民窑瓷器大都做
出口用，也是潭门渔民收藏得最多的。

“这些文物都是有力的证据，证明
我们祖祖辈辈都在南海作业、航行。”
王春吉知道南海对于潭门渔民的意
义，更知道潭门渔民犁波耕海的苦。

听说国家南海博物馆将设“南海
渔民”展区，王春吉很是期待，“国家这
么重视，我们渔民当然尽力支持，希望
会有更多人能够通过这些物件了解这
段历史和文化。”

洁白的瓷盘周边，印有两圈精美
的花纹，一如波浪，一如连绵的电影胶
片。这个看似普通的瓷盘，是53岁的
潭门渔民卢裕永捐赠给国家南海博物
馆的两件器物之一，是他传家的宝贝，

“这是奶奶保存下来的，据说这是当年
爷爷出海捕鱼时，跟着渔船到南洋后
用鱼获换回来的。”

经广东知名文物鉴定专家谢海山
初步鉴定，瓷盘生产于19世纪末20世
纪初的欧洲。

这是一个写满了“南海故事”的瓷
盘，“它从南洋来，说明以前我们潭门人
在海上已经冒险开通了南洋的国际贸
易市场。”卢裕永家，也是一个有着满满
耕海故事的渔民家庭，“我们卢家四代
人，代代闯海，这片大海为我们提供生
计，也给我们卢家留下了伤心的故事。”

祖上世代出海谋生的卢裕永，其
祖父卢家万不幸于1948年在南沙生
产作业的过程中遭遇海难，永远留在
南沙；大伯卢传民是新中国成立初期
的船长，1952年不幸在西沙晋卿岛附
近遇难，尸骨至今仍埋葬在晋卿岛
上。卢裕永的哥哥卢裕洪，常年在南
沙从事生产作业，在1996年跟随船长
许声文的渔船00423开往南沙的过程
中遭遇台风，全船18名船员全部葬身
海底。“从我记事起，我就对祖孙三代
经历的无情海难铭心刻骨，这给我的
家族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是做为一
个潭门的渔民，闯荡南海是一种宿命，
也是一种勇气。”

卢裕永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远航
南沙的情形：“整整3天3夜，我们的渔
船才顺利到达渚碧礁。那一次我下海
潜捞，收获不少。”那时海上的生活条
件十分艰苦，“基本上没有蔬菜，吃的
主要是捕捞上来的海产品，淡水很少，
经常用海水洗澡，但是再辛苦也得坚
持，因为我们潭门渔民的经济来源就
来自这片海。”经过多年的磨炼，让卢
裕永从一个涉世未深的小水手成长为
一名船长，多年的南海生产作业让他
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

“爷爷留下来的瓷盘，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是我们卢家闯海史的见证，现
在国家建设南海博物馆，我要把这个
见证着当年潭门渔民闯海历史和海南
繁荣的海上贸易的物件捐给博物馆，
发挥出它的更大作用。”卢裕永说。

在闯海30多年后，现如今的卢裕
永选择了退休，“现在我的儿子还经常
出海，家族世代在南海作业的传统依然
保留。”尽管不再闯荡大海，卢裕永的心
却仍在那片蔚蓝之上，“我现在是琼海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舞鱼灯代表队的领
队。”卢裕永说，“舞鱼灯是潭门流传数
千年的最传统的渔民文化，就像给南海
博物馆捐家传的瓷盘讲述海南渔民开
拓南海的故事一样，我希望通过代表队
的努力，将舞鱼灯这个潭门渔民的‘南
海故事’告诉更多的人知道。”

罗盘、更路簿、在出海生产作业中打捞起的各个朝代

的瓷器……一件件裹满了岁月痕迹的器物、文物和文

物标本，整齐地摆放在主席台下的长条桌上，讲述

着海南渔民耕海的故事，更承载了潭门渔民沉甸

甸的家国情怀。

11月15日，“南海之约：讲述南海渔民自

己的故事”——国家南海博物馆潭门渔民文

物捐赠仪式在琼海市潭门镇政府举行。

潭门小镇的

11月9日，广东省文物鉴定站文物鉴定专家
谢海山在鉴定潭门渔民捐赠的物件。这是一件五
代红斑纹青釉瓷碗。

琼海市潭门镇渔民捐赠的
南宋铜饰件。

琼海市潭门镇16位渔民
捐赠的400余件家传物件，还
原了古代南海渔民的生活状
态和海上贸易实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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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外来的咖啡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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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民国时期的瓷碗。 一只残缺的清末民初青花碗。


